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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世纪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中国女性

凯特·巴格诺尔

（龚树川 译）

　　摘要　据官方人口调查统计，直至 １８９０年代，居住在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中国女性不足 １００人，而同期中国男性数量一

直超过１００００人。按照人们熟悉的从厦门、香港抵达美国、加拿大

等地的全球移民模式，来到澳大利亚殖民地的主要是男性。当她们

的丈夫、兄弟和儿子去澳大利亚做劳工、园丁、淘金者、商人和店

主时，大多数中国女性留在南方家中。由于中国男性移民在数量上

占主导地位，并且很难找到有关中国女性移民的资料记录，目前鲜

有澳大利亚殖民时期中国女性移民生活的详细研究。本文试图通过

微观历史传记的方法来揭示她们的生活，从而弥补这种缺憾。本文

重点关注 ４位特殊的女性———阿璞、阿菲、金琳和沈郭，她们于

１８６０年代从香港来到新南威尔士，占 １８７１年殖民地华人女性人口

的１／３。通过追溯１８６０—１８８０年间这些女性在新南威尔士的经历，

本文意图说明在诸如１９世纪华人离散的全球背景下，创新方法论在

发掘女性这一研究过程中的必要性。

关键词　中国女性　澳大利亚殖民时期　全球微观史　海外华人

引　言

中国移民来到新南威尔士和其他澳大利亚殖民地的早期历史，通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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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视角来讲述。① 其缘由不难发现。１７８８年，新南威尔士作为英国的流

放地而建立，在接下来的６０年里，此处成为一小部分华人男性的家，他们

主要是水手、木匠、厨师和劳工。之后，在１８４８年，１２０名华人成年男性

和男孩最早抵达悉尼，在之后的六年里，到１８５３年，有大约３５００名来自

厦门 （Ａｍｏｙ）的契约劳工来到这块殖民地。② １８５１年，在金矿发现之后，

新南威尔士的中国人口显著增长，仅在１８５８年，就有多达１２０００名华人抵

达此地。③ 立法限制了１８６２—１８６７年间中国移民的数量，但在１８５６—１８８０

年的２５年间，依然有近４００００名华人来到新南威尔士。④ 这些淘金移民有

两个显著特点：他们主要是广东人，且绝大部分是男性。

殖民地人口普查统计数据在 １８５６年首次区分 “本土华人”，这表现

出新南威尔士中国人口的男女不平衡 （表 １）。１８５６年，人口普查记录

了６名华人女性和 １８００名华人男性。五年后，在 １８６１年，男性人口增

加到１２９８６人，而女性只有 ２名。到 １８７１年，中国女性人数已增至 １２

人，而男性人数为７２０８人。在接下来的 １０年里，华人移民到殖民地没

有任何限制的时期，女性与男性的总人口占比显著增长，即使数量仍然

很少———１８８１年，中国女性人口为 ６４人，而男性人口是 １０１４１人，男

女比例为１∶１５８。而维多利亚和昆士兰的殖民地人口普查也记录了类似

的性别不平衡。

２５年前，作家艾瑞克·罗斯 （ＥｒｉｃＲｏｌｌｓ）探讨了１８６１年的 《旅居者》

（Ｓｏｊｏｕｒｎｅｒｓ）上新南威尔士华人的人口统计数据，这是他的两卷内容丰富

的澳大利亚华人史中的第一卷。罗斯记述了１８６１年居住在新南威尔士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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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华人移民到殖民时期澳大利亚的概述，参见 ＣＹＣｈｏｉ，“Ｅａｒｌ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１８６１－１９０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ｙｄｎｅｙ：Ｓｙｄｎ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５，
ｐｐ１７－３５；以及ＳｉｎｇｗｕＷａ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ｉｎ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ｍｉｇｒａ
ｔｉｏｎ，１８４８－１８８８，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ｉｄ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ｅｎｔｒｅ，１９７８，ｐｐ２５７－３０２
有关华人在悉尼和新南威尔士的开拓，参见 Ｓｈｉｒｌｅｙ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ＲｅｄＴａｐｅ，ＧｏｌｄＳｃｉｓｓｏｒｓ：ＴｈｅＳｔｏｒｙｏｆ
Ｓｙｄｎｅｙ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ｙｄｎｅｙ：Ｓｔａｔ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ｆＮＳＷ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另见ＪａｎｉｓＷｉｌｔｏｎ，ＧｏｌｄｅｎＴｈｒｅａｄｓ：ＴｈｅＣｈｉ
ｎｅｓｅｉ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ＮｅｗＳｏｕｔｈＷａｌｅｓ１８５０－１９５０，Ｓｙｄｎｅｙ：Ｐｏｗｅｒｈｏｕｓ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４。

Ｃｈｏｉ，“Ｅａｒｌ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ｐ１８；ＭａｘｉｎｅＤａｒｎｅｌｌ，“ＬｉｆｅａｎｄＬａｂｏｕｒｆｏｒＩｎｄｅｎｔｕｒｅｄ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ｓｉｎＮｅｗＳｏｕｔｈＷａｌｅｓ，１８４７－５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６，２００４，ｐｐ１３８－
１３９

Ｗａ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ｐ２６８
Ｉｂｉｄ，ｐ３１６



名中国女性———一个在悉尼 “独居在巴尔曼 （Ｂａｌｍａｉｎ）”，另一个和３个中

国男人住在东梅特兰 （ＥａｓｔＭａｉｔｌａｎｄ）。关于巴尔曼的那位女士，他写道：

“孤独的女人是特别而又令人费解的。她以何为生，她的生活有多艰难？”①

本文试图初步回答这个问题。

　表１ １８５６—１８８１年东澳大利亚殖民地的中国人口 （单位：人）

地区
人
数年

份

新南威尔士 维多利亚 昆士兰

女性 男性 总数 女性 男性 总数 女性 男性 总数

１８５６年② ６ １８００ １８０６ ３ ２５４２１ ２５４２４ — — —

１８６１年 ２ １２９８６ １２９８８ ８ ２４７２４ ２４７３２ １ ５３７ ５３８

１８７１年③ １２ ７２０８ ７２２０ ３１ １７７９５ １７８２６ ８ ２６２１ ２６２９

１８８１年 ６４ １０１４１ １０２０５ １６４ １１７９５ １１９５０ ２３ １１２０６ １１２２９

　　来源：“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Ｃｅｎｓｕ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１９２５，ｐｐ９５２－９５３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介绍 ４位中国女性的简短传记式概述———阿璞

（ＡｈＨａｐｐ）、阿菲 （ＡｈＦｉｅ）、金琳 （ＫｉｍＬｉｎｎ）和沈郭 （ＳａｍＫｕｅ）———

她们在１８６０年代从香港抵达新南威尔士。这些妇女在１８７１年人口普查时

居住在新南威尔士，因此占官方记录的华人女性人口的１／３。我编写她们

生活的概述，本质上只有一个简单的目的：给一些最早将新南威尔士作为

家园的华人女性留名史书，并了解她们的生活。社会和历史条件导致迄今

为止的历史学术研究已经遗忘和忽视关于这些女性及其他类似女性的认

识；的确，对这些女性在澳大利亚殖民地人口中存在的认识，已经被华人

男性在数量上的主导地位给淹没了。④ 到目前为止，仍然只有少数历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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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ＥｒｉｃＲｏｌｌｓ，Ｓｏｊｏｕｒｎｅｒｓ：Ｆｌｏｗ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ＷｉｄｅＳｅａ，ＳｔＬｕｃｉａ，Ｑｕｅｅｎｓｌ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Ｑｕｅｅｎｓｌ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ｐ１７２《旅居者》最近发行了中文版，见艾瑞克·罗斯 《澳大利亚华人史 （１８００—
１８８８）》，张威译，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维多利亚州的数字是１８５７年的。１８５６年昆士兰州没有单独的数字，因为１８５９年以前，昆
士兰州都属于新南威尔士殖民地。

昆士兰州的数字是１８６８年的。
更多关于这方面的内容，见 ＫａｔｅＢａｇｎａｌｌ，“Ｒｅｗｒ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ｉｎＮｉｎｅ

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４２，Ｎｏ１，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１，ｐｐ６２－７７。



录明确地考虑到１９世纪澳大拉西亚的中国女性。①

面对中国女性在澳大拉西亚殖民地华人的早期历史———更广泛地说，

在１９世纪中国移民的全球史中被抹除的现实，我们来揭示她们的身份认
同，并收集对这些女性生活乃至零碎微观的记载，自有其重要性。在历史

的长河中，她们的生活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如托尼奥·安德拉德

（ＴｏｎｉｏＡｎｄｒａｄｅ）和其他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包括本文在内所使用的微观史
和传记式的研究方法，是提出将真实人物融入全球史的模型和理论，从而

对这些人的现实生活进行全球进程的研究。② 用希瑟·斯特里兹·索尔特

（ＨｅａｔｈｅｒＳｔｒｅｅｔｓＳａｌｔｅｒ）的话来说，“最后的故事以具体的方式表明，世界
历史的潮流总是让普通人参与到他们自己的生存、悲剧或胜利的故事

中”。③ 当我们考虑性别问题时，像安德拉德的 “全球微观史”这样的方法

也特别有用。１９世纪从中国南方往外移民的全球现象———扩散到太平洋地
区，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如果

没有考虑到移民中的女性———包括迁徙和那些留守家中的，就无法完全理

解这一现象，然而，妇女在这些迁徙中的作用以及移民对她们生活的影

响，在研究中往往被边缘化。④ 因此，全球微型史为１９世纪华人侨民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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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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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史提供了另一种方法论，在这种途径中，妇女的生活可以更清晰地进入

研究视野。

研究华人妇女：资料和方法

由于三个主要的原因，研究澳大利亚殖民地华人妇女的生活似乎是

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① 第一个原因涉及殖民地人口统计数据，其

中记录的华人妇女数量很少。正如历史学家亨利·陈 （ＨｅｎｒｙＣｈａｎ）在

２０多年前所说的那样，澳大利亚华人史几乎不涉及女性、婚姻和家庭这

样的主题，“这是出于这样一种设想，即考虑到１９世纪澳大利亚的华人

社区的人口统计资料，写不出这样一个……历史”②。第二个原因涉及我

们应该在档案中搜寻哪些人，以及如何搜寻的问题。按名称检索传记式

的信息是历史研究中的一种常见做法，但许多单独的华人女性在历史记

录中并没有留下姓名。我们如何在没有姓名的情况下进行检索，以及，

如何在不检索的情况下找到姓名？第三个原因，与之也是密切相关的，

即涉及资料来源的可获得性和获取途径。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撰写

澳大利亚华人史的任务可能变得非常有挑战性，因为难以找到史料，特

别是那些展现中国视角的资料，而找到关于妇女言行的见闻性的史料则

更具挑战性。正如安·劳拉·斯托勒 （ＡｎｎＬａｕｒａＳｔｏｌｅｒ）在 《沿着档案的

纹理》（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ＡｒｃｈｉｖａｌＧｒａｉｎ）中所说的那样，“知道一个人在追求什么

并不总是就足够了”。③

然而，确实有历史档案记录了华人女性在１９世纪澳大利亚的存在，我

们不应忽视华人妇女和女孩留下的痕迹或 “历史沉淀”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ｅｄ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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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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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ｓ），即使这些内容不是由女性自己书写的。① 相反，澳大利亚华人妇

女生活的零碎记载需要从不同的来源途径寻找。在这篇文章中，我展示了

如何使用三种特定的史料———殖民地人口普查、历史报纸以及有关出生、

死亡和婚姻的官方记录，来展现华人妇女在殖民地澳大利亚的生活情况。

人口调查

从１８６１年开始，新南威尔士每十年进行一次全殖民地人口普查，华人

人口是根据他们的 “出生地” “国籍”或 “种族”为依据来统计的。② 这

些人口数据通常用于证明华人妇女并不在于殖民地，但它们也证明了一些

妇女的实际存在以及她们居住的地方。人口普查显示，１８８１年之前，新南

威尔士的大多数华人妇女居住在悉尼———这个殖民地的首都和大都市中心

之外。１８５６年，共有 ６位华人女性居住在巴拉马打／利物浦 （Ｐａｒｒａｍａｔｔａ／

Ｌｉｖｅｒｐｏｏｌ）、古尔本 （Ｇｏｕｌｂｕｒｎ）、哈特利 （Ｈａｒｔｌｅｙ）、梅特兰 （Ｍａｉｔｌａｎｄ）

（两个女性中的一个住在西梅特兰镇）和伊普斯威奇 （Ｉｐｓｗｉｃｈ）（那里的女

人住在伊普斯威奇镇）地区。③ １８６１年，有一位中国女性居住在东梅特兰

镇，另一位居住在悉尼郊区的巴尔曼———这是艾瑞克·罗斯发现的 “令人

费解”的女人，因为没有华人男性和她一起住在巴尔曼。１８７１年，人口分

布是在悉尼和郊区有５名华人女性，在农村地区有７名华人女性。在农村

地区，其中１人住在达博，１人住在奥兰治，１人住在雷蒙德特雷斯，其他

４人住在金矿区：其中２人住在布雷德伍德 （Ｂｒａｉｄｗｏｏｄ）附近的詹贝干宾

（Ｊｅｍｂａｉｃｕｍｂｅｎｅ），１人住在里瑞干达 （Ｎｅｒｒｉｇｕｎｄａｈ），１人住在楠德尔

（Ｎｕｎｄｌｅ）附近的皮尔河 （ＰｅｅｌＲｉｖｅｒ）。１８８１年的人口普查没有提供６４个

华人女性在殖民地位置的详细信息，而只是将其居住区域进行区分：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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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ｃｈｅｎｇＣｈａｎ，“ＡｇａｉｎｓｔＡｌｌＯｄｄ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ｅｍａｌ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ａｍｉｌｙ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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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ＴｈｅＦｌｏｗ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Ｉｄｅａ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Ｅｒａ，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Ｔｅｍｐ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下文的数字来自：ＮＳＷＣｅｎｓｕｓ１８５６（Ｎａｔｉｖ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ＮＳＷＣｅｎｓｕｓ１８６１（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ＮＳＷＣｅｎｓｕｓ１８７１（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ＮＳＷＣｅｎｓｕｓ１８８１（Ｂｉｒｔｈｐｌａ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这些人口普
查数据可从历史普查和殖民数据档案中获得，网址为ｈｔｔｐ：／／ｈｃｃｄａａｄａｅｄｕａｕ／ｒｅｇｉｏｎｓ／ＮＳＷ。

伊普斯威奇镇位于布里斯班西南，在今天的昆士兰州，包含在１８５６年新南威尔士的人口
数字内，因为１８５９年以前昆士兰还没有从新南威尔士独立出来，成为一块单独的殖民地。



和郊区有４１人，８人居住在拥有１００人以上居民的城镇和村庄，农村地区

有１５人。

殖民地报刊

除了人口普查外，整个新南威尔士，包括悉尼和乡村城镇的报纸和杂

志，记录了华人妇女在殖民地的存在。由于人数不多，人们对华人女性充

满了好奇心，报纸报道对她们的存在表现出兴趣。因此，历史报刊提供了

一个最重要的资料来源，可以找到殖民地中的早期华人妇女，确认她们的

身份，并了解她们的生活。① 在最基本的情况下，关于殖民地媒体中的华

人妇女的报道只是指出一个女人住在一个特定的地方。② 其他时候，报纸

报道了华人妇女出现在公共场合中———例如当她们到达并居住在某个特定

城镇时，或者当他们在某个特定的地方旅行，甚至在当地发生自然灾害时

的旅行———报告经常评论她们的外表，包括其肤色、头发、穿着、有时还

有她们的小脚。③ 华人女性也会因为生孩子而受到报刊的关注，她们的孩

子通常是在当地城镇出生的 “第一个华人婴儿”④。报社的记者，其中一些

是女性，得到了接触富裕的城市商人家庭的机会，他们在报道中描绘了商

人的妻子、女儿和仆人的情况：过着幽居的生活，穿着精美的服装并有着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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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许多殖民时期的报纸都可以通过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的馆藏发现服务获得电子版，网址

为：ｈｔｔｐ：／／ｔｒｏｖｅｎｌａｇｏｖａｕ／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报纸的全文可检索，这意味着可以通过检索中国女性的
相关术语 （如中国女性、中国妇女、中国男性的妻子、中国女孩）或名字 （如女性丈夫的姓名或

是从事的行业）来搜寻相关文章。

“Ｂｏｍｂａｌａ”，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Ｔｏｗｎ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２Ｊｕｎｅ１８７８，ｐ３９，ｈｔｔｐ：／／ｎｌａｇｏｖａｕ／
ｎｌａ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７０６１２６４８那年早些时候 ＭａｎａｒｏＭｅｒｃｕｒｙ曾报道两名 “小脚”的中国女性在邦巴拉

定居：参见 “Ｔｗ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ｄｉｅｓ…”，ＭａｎａｒｏＭｅｒｃｕｒｙ，２７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１８７８，ｐ４，ｈｔｔｐ：／／ｎｌａｇｏｖａｕ／
ｎｌａ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１４５１５１１６类似的例子，参见 “ＴｈｅＴｏｒｒｅｓＳｔｒａｉｔｓｍａｉｌｓｔｅａｍｅｒ…”，ＳｙｄｎｅｙＭｏｒｎｉｎｇ
Ｈｅｒａｌｄ，１４Ｊｕｌｙ１８７９，ｈｔｔｐ：／／ｎｌａｇｏｖａｕ／ｎｌａ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３４３８３９７；“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ｅｓｔｉｖａｌ”，Ｓｙｄｎｅｙ
Ｍａｉｌ，１９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１８８１，ｐ２８６，ｈｔｔｐ：／／ｎｌａｇｏｖａｕ／ｎｌａ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６１８８３２９５。

参见，例如 “Ｅｘｔｒａ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Ａｒｒｉｖａｌ”，ＧｏｕｌｂｕｒｎＨｅｒａｌｄａｎｄ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３１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６４，ｐ２，ｈｔ
ｔｐ：／／ｎｌａｇｏｖａｕ／ｎｌａ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０４６０９２５０；“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ｄｉｅｓ”，ＭａｉｔｌａｎｄＭｅｒｃｕｒｙ，３１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１８６８，
ｐ４，ｈｔｔｐ：／／ｎｌａｇｏｖａｕ／ｎｌａ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８７３４０３９；“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ＦｉｒｅｉｎＧｅｏｒｇｅＳｔｒｅｅｔＮｏｒｔｈ”，Ｓｙｄｎｅｙ
ＭｏｒｎｉｎｇＨｅｒａｌｄ，３０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８７３，ｐ６，ｈｔｔｐ：／／ｎｌａｇｏｖａｕ／ｎｌａ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３３２１１７７；“Ｅｐｉｔｏｍｅｏｆ
Ｎｅｗｓ”，Ａｒｍｉｄａｌ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３０Ａｐｒｉｌ１８８０，ｐ３，ｈｔｔｐ：／／ｎｌａｇｏｖａｕ／ｎｌａ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９２８７６９９８。

“Ｆｉｒｓ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ｖｅｏｆＣｏｏｍａ”，ＭａｎａｒｏＭｅｒｃｕｒｙ，１６Ｊｕｌｙ１８７９，ｐ２，ｈｔｔｐ：／／ｎｌａｇｏｖａｕ／
ｎｌａ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１４５１４０６１



精心梳理的发型，甚至和女邻居在一起时也会表现出羞涩 （见图１）。①

图１　卡斯尔雷街的一位华人女士

来源： 《悉尼邮报》１８７９年 ２月 １５日，ｈｔｔｐ：／／ｎｌａｇｏｖａｕ／

ｎｌａ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６２８０８０６８。

虽然殖民地的报纸报道提供了１８６０年代新南威尔士华人妇女和女孩存

在的证据，但根据这里面的许多文章，都无法使我们轻松地确定这些妇女

的姓名。然而幸运的是，有些文章确实提供了个人姓名———虽然通常是丈

夫的名字———除此之外，也有可能通过其他记录确认女性的身份。② 我在

本文中提到的４个传记式概述，是通过顺利地将报纸报道中的姓名和其他

个人详细信息与第三组来源，即出生、死亡和婚姻的正式注册，三者相关

联而得出的。

·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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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例如 “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ｄｉｅｓ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ｅｄ”，ＳｙｄｎｅｙＭａｉｌ，１５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１８７３，ｐ２１９，ｈｔｔｐ：／／
ｎｌａｇｏｖａｕ／ｎｌａ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６２６５８８０４；“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ｅｗＹｅａｒＦｅｓｔｉｖａｌｉｎＳｙｄｎｅｙ”，Ｆｒｅｅｍａ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８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１８７４，ｐ５，ｈｔｔｐ：／／ｎｌａｇｏｖａｕ／ｎｌａ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２８８１０２２４；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ｏｍｅｎｉｎＳｙｄｎｅｙ”，
ＥｖｅｎｉｎｇＮｅｗｓ（Ｓｙｄｎｅｙ），１８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８７８，ｈｔｔｐ：／／ｎｌａｇｏｖａｕ／ｎｌａ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０７９４０３２３。

参见，例如 “Ｐａｒｋｅｓ”，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Ｔｏｗｎ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４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８７５，ｐ９，ｈｔｔｐ：／／
ｎｌａｇｏｖａｕ／ｎｌａ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７０５８５１１６（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ｏｆＹｏＨｅｙ）；“Ｂｉｒｔｈｓ，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ｓ，ａｎｄＤｅａｔｈｓ”，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Ｔｏｗｎ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５Ｊｕｌｙ１８７６，ｈｔｔｐ：／／ｎｌａｇｏｖａｕ／ｎｌａ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７０６０２７３９（ｂｉｒｔｈｏｆｓｏｎｔｏ
ｗｉｆｅｏｆＬｅｅＨｉＳｅｅ）；“ＡＰｅｃｕｌｉａｒＣａｓｅ”，ＧｏｕｌｂｕｒｎＨｅｒａｌｄ，２５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８４，ｐ２，ｈｔｔｐ：／／ｎｌａｇｏｖａｕ／
ｎｌａ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０３５０６３１２（ｄｅａｔｈ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ｉｒｌＱｕｉＬａｎｇ，ｓｅｒｖａｎｔｔｏＨｉｎｇＫｅｅｓｗｉｆｅ）。



出生、死亡和婚姻记录

出生、死亡和婚姻的正式记录以及与这些重大生活事件有关的其他记

录———如洗礼记录、埋葬登记册、遗嘱和遗嘱认证书———提供了有关中国

妇女在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传记和家谱信息的基本部分。出生记录特别重

要，因为它们是个体女性在殖民地中存在的主要证据，不仅提供了传记式

的数据，还提供了有关其婚姻、孩子的出生 （有时是死亡）及其在殖民地

内流动的信息。１８５６年在新南威尔士引入了出生、死亡和婚姻的民事登
记，① 我们在这些记录中看到殖民官员试图规范中国妇女、男子和儿童的

姓名和身份，并将他们个人历史中的时间节点记录下来。② 如后面的女性

故事所示，出生、死亡和婚姻记录提供的信息可能不一致、不完整。尽管

存在不完善之处，但是它们提供的信息在将个体的、有名有姓的女性置入

中国南方移民至澳大利亚的早期历史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传记式概述：日常生活的片段

接下来的传记式概述着眼于１８世纪６０—８０年代，生活在新南威尔士
的４位有名有姓的中国妇女的日常生活，由报纸和出生、死亡、婚姻记录

以及其他殖民地资料来源拼凑而成。这些女性中最早抵达新南威尔士的是

阿璞，确定于１８６３年到了悉尼，而最晚的金琳则于１８６９年的新年抵达。４
个人———阿璞、阿菲、金琳和沈郭———出现于１８７１年４月２日的殖民地人

口统计中，因此可以将他们与该人口普查中记录的地点相匹配。１８７１年，

阿璞住在纳尔逊湾 （ＮｅｌｓｏｎｓＢａｙ）、阿菲在楠德尔、金琳在布雷德伍德金
矿的詹贝干宾、沈郭在悉尼 （图２）。１８７１年人口普查中记录的其他８名

中国女性，身份尚未确定。人口普查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记录了这些妇

女的档案，但她们的生活并非一成不变。就像成千上万的男性移民一样，

这些移民妇女离开他们在中国南方的家园只是一段旅程的开始，她们将会

·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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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新南威尔士民事登记历史的概述，参见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ＮＳＷ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ｏｆＢｉｒｔｈｓ，
Ｄｅａｔｈｓａｎｄ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ｓ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ｓ：／／ｗｅｂａｒｃｈｉｖｅｏｒｇ／ｗｅｂ／２０１７０５２８０４４６３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ｄｍ
ｎｓｗｇｏｖａｕ／Ｐａｇｅｓ／ａｂｏｕｔｕ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ａｓｐｘ。

澳大利亚华人姓名的独特性，参见Ｗｉｌｔｏｎ，ＧｏｌｄｅｎＴｈｒｅａｄｓ，ｐｐ４９－５０。



去到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一些最偏远的角落。

图２　位于新南威尔士的阿璞、阿菲、金琳和沈郭的居住地

巴尔曼和纳尔逊湾的阿璞

阿璞的名字首次出现在殖民地档案，是在 《悉尼先驱晨报》的一篇简

短文章中，这篇文章报道了悉尼水警局的诉讼程序。① 文章指出，１８６３年

·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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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ＷａｔｅｒＰｏｌｉｃｅＣｏｕｒｔ”，ＳｙｄｎｅｙＭｏｒｎｉｎｇＨｅｒａｌｄ，２４Ａｐｒｉｌ１８６３，ｐ８，ｈｔｔｐ：／／ｎｌａｇｏｖａｕ／
ｎｌａ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３０７７４９６



４月，一名中国妇女阿璞将她的雇主西里尔·塞西尔 （ＣｙｒｉｌＣｅｃｉｌ）告上法

庭，要求后者支付未结的工资，称自己理应获得８英镑９先令６便士，作

为在巴尔曼的蜗牛湾家中当护士的报酬。当时家庭佣人的年薪在２０英镑—

３０英镑之间，所以这是一个合理的金额，她能在几个月内赚到。① 法院驳

回了她的主张，但也许与这一案件相关的事件，使阿璞的生活发生了新的

改变。案件发生一年后，阿璞从巴尔曼郊区搬到了悉尼东北约１６０公里处

斯蒂芬斯港 （ＰｏｒｔＳｔｅｐｈｅｎｓ）偏僻的海岸，她不再是护理女佣，而是成为一

位母亲。

１８６４年５月２２日，阿璞在斯蒂芬斯港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是一

个名叫乔治的男孩。② 她当时２８岁，孩子的父亲是一个叫阿宗 （ＡｈＪｏｎｇ）

的４０岁渔夫，他们都来自广东 （Ｃａｎｔｏｎ）。在斯蒂芬斯港，阿璞和阿宗住

在一个小渔村，离纳尔逊湾灯塔不远；这是一个偏远的聚居区，由一个欧

洲家庭和大约８０名中国居民组成，他们住在海滩附近用树皮和原木搭建的

小屋里。③ 中国渔民腌好捕获的鱼，用沿岸贸易船运到悉尼的中国商人手

中，卖给正在前往金矿途中的同胞。④

１８６５年６月，《梅特兰通讯》上的一篇文章提到纳尔逊湾的人口时，

提到了阿璞和她的孩子，文章说：

一名中国女性和澳大利亚本土出生的中国人的出现，给这次移民

定居带来了荣幸。这位女士会说一点英语，她十分自豪地告诉牧师萨

克莱先生，她是阿宗 （ＡｈＣｈｏｎｇ）太太。通过其温柔的妈妈和骄傲的

爸爸，这个引人注目的小孩儿被介绍给了这位可敬的绅士。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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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ＢｅｖｅｒｌｙＫｉｎｇｓｔｏｎ，ＭｙＷｉｆｅ，Ｍｙ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ａｎｄＰｏｏｒＭａｒｙＡｎｎ：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Ｗｏｒｋｉ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ＴｈｏｍａｓＮｅｌｓｏ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Ｌｔｄ，１９７５，ｐ４５

ＮＳＷＢＤＭ，ｂｉｒｔｈ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ＧｅｏｒｇｅＡｈＪｏｎｇ，２２Ｍａｙ１８６４，Ｐｏｒｔ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１４１９９／１８６４
“ＴｈｅＣｏｎｄｅｍｎｅｄＣｈｉｎａｍａｎ”，ＭａｉｔｌａｎｄＭｅｒｃｕｒｙ，６Ｊｕｎｅ１８６５，ｐ３，ｈｔｔｐ：／／ｎｌａｇｏｖａｕ／

ｎｌａ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８７０６６０６
“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ＳｙｄｎｅｙＮｅｗｓ，３０Ｍａｙ１８７４，ｈｔｔｐ：／／ｎｌａｇｏｖａｕ／ｎｌａｎｅｗａｒｔｉ

ｃｌｅ６３１０５３５６
“ＴｈｅＣｏｎｄｅｍｎｅｄＣｈｉｎａｍａｎ”，ＭａｉｔｌａｎｄＭｅｒｃｕｒｙ，６Ｊｕｎｅ１８６５，ｐ３，ｈｔｔｐ：／／ｎｌａｇｏｖａｕ／

ｎｌａ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８７０６６０６



在这篇文章发表时，阿璞已经怀上了第二个孩子，这个男孩于１８６５年

１０月１３日出生，名字叫查尔斯。之后阿璞又有了两个儿子———１８６８年１２

月２８日出生的弗雷德里克，１８７０年８月出生的威廉。① 《梅特兰通讯》中

的文章指出，阿璞会说一些英语，既然她之前曾担任过英国家庭的护理女

佣，我们可以对她的英语水平有一些期待，但看起来她并不会用英文或中

文写作。她用 “Ｘ”签下查尔斯的婴儿出生登记，正如阿宗在登记其他儿

子的出生时所做的那样。这些男孩的出生证明都表明，阿璞和阿宗于１８５９

年在中国结婚。

阿璞的前三个孩子都是由格洛弗太太接生的，她很可能就是婚前姓道

（Ｄｏｗ）的玛格丽特·格洛弗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Ｇｌｏｖｅｒ），纳尔逊湾灯塔守护者威

廉·格洛弗 （ＷｉｌｌｉａｍＧｌｏｖｅｒ）的妻子。一名叫怀特的医生还协助了 １８６５

年查尔斯的生产，而最后一个孩子威廉出生时，则只有他的父亲在场。阿

璞和玛格丽特·格洛弗可能是１８６０年代生活在纳尔逊湾地区仅有的非土著

妇女。玛格丽特是她所在大家庭的母亲，其中最小的第四个孩子出生在斯

蒂芬斯港，与阿璞的孩子出世的时间相似。②

１８７０年，阿璞的小儿子出生后，就没有资料可以进一步反映这对夫妇

在新南威尔士的生活。记录在雷蒙德特雷斯警署，包括斯蒂芬斯港的１８７１

年人口普查档案中的一名中国女性，很可能就是阿璞。其后，１８７４年在悉

尼有一份无人认领的电报信息清单中，有一条是 “阿宗，纳尔逊湾”。③ 除

此之外，我就没有发现任何其他资料了。阿璞在殖民地生活的故事没有令

人满意的结局，那么这个故事又是怎么开始的？她何时以及如何到达此

地？她为何为塞西尔家工作？如果她在１８６３年住在巴尔曼，她也可能是埃

里克·罗尔斯所说的１８６１年生活在那里的 “令人费解的”中国女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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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ＮＳＷＢＤＭ，ｂｉｒｔｈ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ｈＪｏｎｇ，１３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６５，Ｐｏｒｔ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１４５４９／
１８６５；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ＡｈＪｏｎｇ，２３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１８６８，Ｐｏｒｔ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１７２９０；ＷｉｌｌｉａｍＡｈＪｏｎｇ，１３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７０，
ＮｅｌｓｏｎｓＢａｙ，１６３４２／１８７０

ＤｅｎｉｓｅＧａｕｄｉｏｎ，“ＧＬＯＶＥＲ—ＰＯＲＴ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Ｒｏｏｔｓｗｅｂ：ＡＵＳＮＳＷＨｕｎｔｅｒＶａｌｌｅｙＬ［ｏｎｌｉｎ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１２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１，ｈｔｔｐ：／／ａｒｃｈｉｖｅｒｒｏｏｔｓｗｅｂａｎｃｅｓｔｒｙｃｏｍ／ｔｈ／ｒｅａｄ／ＡＵＳＮＳＷＨｕｎｔｅｒＶａｌ
ｌｅｙ／２００１－０９／１０００２７９６１９；“Ｏｂｉｔｕａｒｙ”，ＲａｙｍｏｎｄＴｅｒｒａｃ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ｒ，７Ａｐｒｉｌ１９３２，ｐ３，ｈｔｔｐ：／／
ｎｌａｇｏｖａｕ／ｎｌａ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３３１０５３１５

“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ｅｏｕｓＩｔｅｍｓ”，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Ｔｏｗｎ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ｙｄｎｅｙ），１０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８７４，ｐ１１，
ｈｔｔｐ：／／ｎｌａｇｏｖａｕ／ｎｌａ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７０４７１５０８



阿璞的雇主西里尔·塞西尔是一位英国出生的商人，他在１９世纪５０

年代末和６０年代初从事香港和新南威尔士之间的贸易。① 他于１８５９年在

墨尔本与一名叫路易莎·沃克 （ＬｏｕｉｓａＷａｌｋｅｒ）的英国女性结婚，② 婚后的

早年间，他们以墨尔本、悉尼和香港三地为家。路易莎于１８６０年在悉尼生

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③ 第二个孩子于１８６１年７月在香港出生，１８６２年

全家返回悉尼。④ 怀孕的路易莎·塞西尔与婴儿和仆人一起———从香港乘

坐马德拉斯号轮船于１８６２年７月中旬抵达悉尼。⑤ 西里尔·塞西尔也带着

一个孩子和仆人，于３个月后乘坐 “孟买”号 （Ｂｏｍｂａｙ）抵达，正好赶上

路易莎于１８６２年９月２３日在巴尔曼生下他们的第三个孩子。⑥

阿璞的法庭案件中少得可怜的细节表明，１８６３年４月之前她在为巴尔

曼的塞西尔工作，所以她可能是１８６２年从香港回来的两个仆人之一。相反

的情况是，阿璞也有可能已经在巴尔曼做佣人，并且在他们从香港抵达并

生下第三个孩子后，才被塞西尔聘为护理女佣。在第一种情况下，事情的

日期与阿璞在１８６１年生活在巴尔曼的 “孤独”中国女人不相符，第二种

情况则符合。无论是哪种情况，尽管我们对阿璞在新南威尔士生活的开始

和结束知之甚少，但她的故事为１８６１年在巴尔曼的 “莫名其妙”的中国

女性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她可能在一个白人家庭作为佣人工作。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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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评论　第十六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ＢｒｙａｎＫｉｎｎａ，ＪｏｈｎＧｉｌｌａｎｄＢｅａｔｒｉｃｅＳｔｅｆａｎｏｖｉｃ，“Ｃｙｒｉｌ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ＣｅｃｉｌＡＳｈｏｒ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ｔｙｐ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ｎ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

ＶＩＣＢＤＭ，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ｙｒｉｌ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ＤａｖｉｄａｎｄＬｏｕｉｓａ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Ｗａｌｋｅｒ，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
２０９８／１８５９

ＮＳＷＢＤＭ，ｂｉｒｔｈ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ｔｈａＥＭＣｅｃｉｌ，Ｓｙｄｎｅｙ，７５２／１８６０
ＢｒｙａｎＫｉｎｎａ，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１８Ｊｕｎｅ２０１２如欲了解一名中国育婴女佣的信

息，参见 ｈｔｔｐ：／／ｆｉｎｅａｒ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ｃｏｍ／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ｎｕｒｓｅｍａｉｄｓ１８５７ｇｒａｎｇｅｒｈｔｍｌ［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Ｌｏｎ
ｄｏｎＮｅｗｓ，１３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５７？］。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ＳｙｄｎｅｙＭｏｒｎｉｎｇＨｅｒａｌｄ，１４Ｊｕｌｙ１８６２，ｐ４，ｈｔｔｐ：／／ｎｌａｇｏｖａｕ／ｎｌａｎｅｗｓａｒｔｉ
ｃｌｅ１３２３１３１０；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ｌｉｓｔｆｏｒＭａｄｒａｓ，１１Ｊｕｌｙ１８６２，Ｓｙｄｎｅｙ，ｉｎＡｎｃｅｓｔｒｙｃｏｍ，ＮｅｗＳｏｕｔｈＷａｌｅｓ，Ａｕｓ
ｔｒａｌｉａ，Ｕｎ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Ｌｉｓｔｓ，１８２６－１９２２［ｏｎｌｉｎ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Ａｎｃｅｓｔｒｙｃｏｍ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ｖｏ，ＵＴ，２００７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ＬｉｓｔｆｏｒＢｏｍｂａｙ（ｉ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ｂｅｄａｓＢｏｕｎｄｒｙ），１１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８６２，ｉｎＡｎｃｅｓ
ｔｒｙｃｏｍ，ＮｅｗＳｏｕｔｈＷａｌｅｓ，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Ｕｎ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Ｌｉｓｔｓ，１８２６－１９２２［ｏｎｌｉｎｅ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Ａｎｃｅｓｔｒｙｃｏｍ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ｖｏ，ＵＴ，２００７；“Ｓｈｉｐｐｉｎｇ：Ａｒｒｉｖａｌｓ”，Ｅｍｐｉｒｅ（Ｓｙｄｎｅｙ），１１Ｓｅｐｔｅｍ
ｂｅｒ１８６２，ｐ４，ｈｔｔｐ：／／ｎｌａｇｏｖａｕ／ｎｌａ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６０４８０７８０；ＮＳＷ ＢＤＭ，ｂｉｒｔｈ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ｙｒｉｌ
ＭａｎｓｅｌｌＣｅｃｉｌ，Ｓｙｄｎｅｙ，Ｂａｌｍａｉｎ，２４１５／１８６２；“Ｂｉｒｔｈｓ”，ＳｙｄｎｅｙＭｏｒｎｉｎｇＨｅｒａｌｄ，２６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８６２，
ｐ１，ｈｔｔｐ：／／ｎｌａｇｏｖａｕ／ｎｌａ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３２３４７１４



一种可能性是，这位 “孤独”的中国女人实际上嫁给了一位英国丈夫。①

楠德尔和上宾加拉附近欢乐谷的阿菲

１８６４年９月，在阿璞在斯蒂芬斯港成为母亲的３个月后，在新南威尔
士东北部楠德尔附近的皮尔河金矿区，鲍灵阿利波因特 （ＢｏｗｌｉｎｇＡｌｌｅｙ
Ｐｏｉｎｔ）的华人社区在庆祝一名中国女性来到这里。根据在各殖民地发行的
《塔姆沃思检察报》 （ＴａｍｗｏｒｔｈＥｘａｍｉｎｅｒ）上的一篇报道，她是欢乐谷
（ＨａｐｐｙＶａｌｌｅｙ）附近的一个零售店店主的妻子。② 这对夫妇来到鲍灵阿利
波因特庆祝他们的 “再婚”，有人可能会猜到这位女士是从中国来与她丈

夫团聚的。她被描述为 “身高相当低”（也就是矮小），穿着 “非常得体、

优雅、时尚———颇有英式风格”。当地的中国人为她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

祝活动———有烤猪、家禽和鸭子，以及许多葡萄酒和烈酒———并且还筹集

了１８０英镑作为给她的礼物。
第二年，“楠德尔的零售店店主阿福的妻子，阿福太太”生下一名男

婴后，楠德尔地区的华人再次举办了庆典。③ 根据 《塔姆沃思检察员报》

的说法，这名婴儿 “没有任何混血的特征，是纯正的蒙古人种”，因此婴

儿的父母很可能就是阿福夫妇，也就是一年前庆祝了结婚的两人。《检察

报》有关婴儿出生的报道指出，他只是出生在殖民地的第二个父母均为华

人的婴儿。如果阿璞生于１８６４年５月的长子乔治是新南威尔士的第一个中
国婴儿，那么这种说法可能就是真的。根据婴儿的出生登记，他叫阿聪·

阿福 （ＡｈＣｏｎｇＡｈＦｏｏ），１８６５年４月２４日生于楠德尔的欢乐谷，母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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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经历史学家波林·鲁尔 （ＰａｕｌｉｎｅＲｕｌｅ）确认，维多利亚殖民地的
第一位中国女性是一名来自澳门的基督徒，嫁给了一名英国水手。她于１８５６年到达墨尔本。Ｐａｕｌ
ｉｎｅＲｕｌ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３。

例如，“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２４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８６４，ｐ２，ｈｔｔｐ：／／ｎｌａｇｏｖａｕ／
ｎｌａ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２８９２０９９０；以及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ＳｙｄｎｅｙＭｏｒｎｉｎｇＨｅｒａｌｄ，１４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６４，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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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菲。①

阿聪１８６５年出生的时候，阿菲时年３２岁。她的丈夫沈阿福 （ＳａｍＡｈ
Ｆｏｏ）当时４１岁。根据阿聪的出生登记，他父母都是广东人，１８６４年在悉
尼结婚。从阿聪的出生日期倒推，阿菲可能是在１８６４年中抵达悉尼的。从

年龄来看，她不是一个年轻的新娘，表明她可能年轻时就在中国与沈阿福

订婚或结婚，直到当时才来到新南威尔士与其汇合。

据报道，１８７１年中期阿菲住在上宾加拉 （ＵｐｐｅｒＢｉｎｇａｒａ），一个位于
楠德尔以北约２００公里的金矿区，由于没有其他孩子出生，在此之前关于

她的线索就断了。１８７１年４月初进行的人口普查记录了一名中国女子，可
能是阿菲，生活在楠德尔的皮尔河金矿区，所以可能这家很快就搬到了上

宾加拉。１８７１年７月，阿菲、阿福和他们的儿子在上宾加拉以南约２５公
里处的柯巴达 （Ｃｏｂｂａｄａｈ）小镇旅行并过夜。由于这显然是 “对所有人来

说都奇怪的景象”，阿菲的到来得到了当地柯巴达报纸记者的冗长报道。②

在评论她的外表时，记者注意到她娇小而美丽，她的脚 “不像我们听

到的那样”（可能意味着她没有缠过足）。她 “非常流利地说英语”，对英

语的理解能力比她丈夫要好得多。他们的儿子现在６岁，会说英语和中文，

在上学，能够进行一些阅读，知晓几首赞美诗，他为了讨母亲欢喜而唱

歌。据说，阿福对他的妻子 “十分关注”，并且 “极为喜欢”他的儿子。

该报道指出，阿福在上宾加拉有一家商店和肉店，但也许阿菲凭借更好的

英语技能，在经营业务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１８７２年的邮局目录同

时列出了阿福和阿福夫人作为上宾加拉的店主。③

关于这个家庭１８７１年游访柯巴达的报道指出了另一项关于阿菲的重要
内容———她被眼疾所折磨，已有一段时日。两年后，在 《纽卡斯尔纪事

报》（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上发表的一篇关于上宾加拉的旅行者的报道中，

再次提到了她的视力情况。④ 这份报告是我发现的最后一次提到阿菲的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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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地档案。该记者于１８７３年６月撰文时指出，上宾加拉的中国人居住在一

个有５０人或更多居民的村庄里，花园里种满了果树和蔬菜。其中，有
“一位中国女士———也是一个淑女”，而她是盲人。尽管如此，记者还是注

意到她有一个 “小而幸福的家庭”，并且 “由于她失去了视力，周围的人

都对她极为友善”。彼时，阿菲大约４０岁。

詹贝干宾和悉尼的金琳

１８６８年底，１９岁的金琳从香港来到新南威尔士，乘坐 “阳光”号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前往墨尔本，接着在墨尔本转乘 “英雄”号 （Ｈｅｒｏ）前往悉

尼。① 她是一群中国女性中的一员———船上有一位年长的 ２８岁妇女，一
名３岁女孩和３名年龄在１６—１９岁之间的年轻女性。在墨尔本，金琳遇
见了来自悉尼南部布雷德伍德金矿区的詹贝干宾的店主阿豪 （ＡｈＨｏｗ），
两人结为夫妻后一起前往后者家中。在悉尼重印的一家报纸 《布雷德伍

德电讯》（ＢｒａｉｄｗｏｏｄＤｉｓｐａｔｃｈ）中，一篇文章记录了金琳于 １８６９年 １月
到达詹贝干宾时的情况，提到了当地的一位中国店主刚从墨尔本带回了

一位中国女士，而这位女士是他的父母在祖国为他选择的，并送过来成

为他的妻子。② 阿豪在詹贝干宾华人社区家喻户晓并受人尊重。１８５０年

他年轻时来到殖民地，后来成为一名店主，开始经营零售店，将东西卖

给沿着詹贝干宾小溪工作的大量中国人，以此来盈利。１８７２年 ５月，阿
豪以拉尔夫·阿豪 （ＲａｌｐｈＡｈＨｏｗ）的名字加入了英国国籍，第二年他

取得了营业执照。

１８６９年８月１９日，金琳在詹贝干宾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
孩。③ 孩子早产，并在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④ １８７０年６月７日，她诞下
第二个孩子，也是一个男孩，孩子也没有保住，在出生两天后去世。⑤ 两

个孩子，以及第三个孩子，都是爱尔兰邻居玛丽·卡拉汉 （Ｍａｒｙ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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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ｇｈａｎ）接生的。金琳的第三个孩子，是一个名叫伦徐 （ＬｕｎｅＺｅｅ）的女

孩，于１８７１年５月 １４日出生。① １８７１年 ４月进行人口普查时，金琳应

该已经怀上伦徐一些日子了，另外，我们可以推测金琳是当年人口普查

在詹贝干宾记录的两名中国女性 （另一名妇女的身份仍然未知）之一。

伦徐下面有两个弟弟，一金 （ＯｎｅＫｉｎｇ，１８７３年 ８月 １３日生）和约翰

（Ｊｏｈｎ，１８７６年 １月 １６日生），都由当地助产士简·赫尔曼 （ＪａｎｅＨｅｌ

ｍａｎ）接生。②

金琳的第六个孩子并非出生在詹贝干宾，而是出生在悉尼。看来，

随着詹贝干宾的机遇减少，包括１８７０年代中期的严重干旱，这个家庭搬

到了悉尼，他们住在岩石区的剑桥街。１８７８年 ９月 ３０日，金琳在这里

生下了 阿 尔 伯 特 （Ａｌｂｅｒｔ），由 怀 特 医 生 （ＤＲＷｒｉｇｈｔ） 和 洪 女 士

（ＭｒｓＨｏｎｇ）接生。③ 在詹贝干宾婴儿的出生证明上，金琳的名字被记录

为 “ＧｕｍＬｅｏｎ”或 “ＫｉｍＬｉｎｎ”。但到阿尔伯特在悉尼出生的时候，她又

获得了一个新名字：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ＧｕｍＬｉｎ。第二年的文件中，她名为 Ｍａｒｙ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ＡｈＨｏｗ。

１８７９年１０月２４日，４８岁的阿豪死于肺病，金琳成了寡妇，独自带着

４个年幼的孩子 （分别是１岁、３岁、６岁、８岁），当时她才３０岁。④ 阿

豪被埋葬在悉尼的鲁克伍德公墓，他的遗骸后来被送回中国。阿豪将金琳

列为受益人的遗嘱认证文件几乎是这个新南威尔士家庭的最后一份纪实档

案。最后，有趣的蛛丝马迹来自一份１９２５年的死亡证明，上面记录了５０

岁的约翰尼·阿豪在悉尼下坎贝尔街死亡。⑤ 约翰尼·阿豪出生在布雷德

伍德，父亲是拉尔夫·阿豪，母亲是玛丽，几乎可以肯定他是金琳１８７６年

１月最后一个生于詹贝干宾的孩子。死亡证明显示，约翰尼３０岁时在中国

成婚，并在那里有三个孩子，这表明在阿豪死后，金琳带着她幼小的子女

返回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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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格拉夫顿和廷加的沈郭

１８６０年代后期，沈郭作为商人约翰·亚四 （ＪｏｈｎＡｈＳｅｅ）的妻子来到
新南威尔士，她儿子称她是 “最早登上澳新土地的中国女士之一”，她丈

夫就是著名的谢日昌 （ＴｓｅＹｅｔＣｈｏｎｇ）。① 当沈郭到达新南威尔士时，她的
丈夫在悉尼的泰益 （ＴａｉＹｉｃｋ＆Ｃｏ）进出口公司工作。② 沈郭比丈夫小１０
多岁，１８４０年代后期，她出生于香港的一个郭 （Ｋｗｏｋ）姓的家庭，而她
丈夫于１８３０年代初出生于广东的开平 （Ｈｏｉｐｉｎｇ）。
１８７０年５月２３日，沈郭在悉尼乔治街生下了第一个孩子 （随后起名

为莎拉 ［Ｓａｒａｈ］），记录显示她当时２０岁。婴儿由卡瓦纳 （Ｃａｖａｎａｇｈ）夫
人接生。③ 在１８７１年４月的人口普查之夜，婴儿莎拉的第一个生日即将来
临———她是否会与母亲一起算作悉尼的４位中国女性之一呢？沈郭的第二
个孩子，名叫詹姆斯 （也叫谢缵泰 ［ＴｓｅＴｓａｎＴａｉ］）的男孩，１８７２年５月
１６日出生于悉尼。④ 根据这些及其后的孩子的出生证明，目前尚不清楚沈
郭和约翰·亚四的结婚时间和地点，因为其中的细节差异很大。在他们第

一个女儿１８７０年的出生证明上，显示这对夫妇于１８６６年在悉尼结婚，而
他们最后一个孩子１８８２年的出生证明，却表示他们于１８６７年７月１０日在
香港结婚。沈郭的名字也以多种方式记录在这些出生证上：ＳａｍＱｕｅ，
Ｓａｍ，ＭａｒｙＳａｎｇｏｗ和 ＳａｍＫｕｅ。

在１８７０年中期，这个家庭从悉尼搬到了新南威尔士东北部克拉伦斯河
上的主要城镇格拉夫顿 （Ｇｒａｆｔｏｎ）。事实上，根据 “阿格尼斯·欧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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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ｓｅＴｓａｎＴａｉ，“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ｃｒｅ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Ｍｏｒｎｉｎｇ
Ｐｏｓｔ，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１９２４，ｐ６另见 ＣｈｅｓｎｅｙＤｕｎｃａｎ，ＴｓｅＴｓａｎＴａｉ：Ｈｉ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ｉｃＣａｒｅｅｒＡ
ＢｒｉｅｆＲｅｃｏｒｄ，Ｌｏｎｄｏｎ：Ｇｌｏｂｅ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ａｅｄｉａ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１７，ｐ８。

谢家／亚四家庭历史的细节，参见 Ｔｓｅ，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ｐｐ６－７；Ｊｏｈｎ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Ｒｅｖ
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ｐｅｃ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ｓｏｎｓｉ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ＡｎｎＣｕｒｔｈｏｙｓａｎｄＭａｒｉｌｙｎＬａｋｅ
（ｅｄ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Ｗｏｒｌｄ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Ｃａｎｂｅｒｒａ：ＡＮＵ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ｐ８９－
１１０；以及ＲｏｄｎｅｙＮｏｏｎａｎ，“Ｇｒａｆｔｏｎｔｏ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Ｔｈ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ＪｏｕｒｎｅｙｏｆＴｓｅＴｓａｎＴａｉ”，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２７，ｎｏｓ１－２，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Ｍａｙ２００６，ｐｐ１０１－１１５。

ＮＳＷＢＤＭ，ｂｉｒｔｈ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ｈＳｅｅ，２３Ｍａｙ１８７０，ＧｅｏｒｇｅＳｔｒｅｅｔ，Ｓｙｄｎｅｙ，１４３８／１８７０
ＮＳＷＢＤＭ，ｂｉｒｔｈ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ａｎＨｉＳｅｅ，Ｓｙｄｎｅｙ，１３６６／１８７２一些报纸报道说詹姆斯／谢缵

泰出生在格拉夫顿，但这是不正确的。参见，例如 “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ＧｌｅｎＩｎｎｅｓＥｘａｍｉｎｅｒ，２７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９３２，ｐ７，ｈｔｔｐ：／／ｎｌａｇｏｖａｕ／ｎｌａ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８４６００４２２；“ＧｒａｆｔｏｎＢｏｙ”，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ｔａｒ，２７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９３２，ｐ８，ｈｔｔｐ：／／ｎｌａｇｏｖａｕ／ｎｌａ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９４３０２７４７。



（ＡｇｎｅｓＩｒｖｉｎｇ）客轮的船运通知单，他们似乎很可能在 １８７４年末搬到那
里。“阿格尼斯·欧文号”于１８７４年１２月３日抵达格拉夫顿，资料提到，
来自悉尼的这艘明轮艇的乘客中有 “亚四夫妇和两个孩子”。① 在格拉夫

顿，亚四在镇上的主街王子街经营一家水果店和杂货店，这家人住在水果

店后面的房间里。②

１８７６年，沈郭生下了第二个儿子托马斯 （Ｔｈｏｍａｓ，又名谢缵叶
［ＴｓｅＴｓａｎＩｐ］或谢子修 ［ＴｓｅＴｓｉＳｈａｕ］）。１８７６年 ７月底，当托马斯还
是个小宝宝时，这个家庭被格拉夫顿现有记忆中最具灾难性的洪水所冲

垮。《克拉伦斯和里士满检查报》（Ｃｌａ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ｉｃｈｍｏｎｄＥｘａｍｉｎｅｒ）的一
篇报道提到，一位居民的房屋在亚四的商店和家的隔壁，此人讲述了那

个可怕的夜晚，当时这个家庭在王子街上的洪水泛滥中度过了一个晚上：

“透过窗户看去，我们隔壁的邻居，一个中国男人，一个中国女人和三个

孩子，整个漫长的夜晚都在与无情的敌人进行生死搏斗。”③ 第二天，这

个家庭被 《检查报》的工作人员救出，他们在报社办公室的楼上借住了

几天，依靠从亚四的商店抢救出来的物资幸存了下来，直到洪水消退到

足以让亚四回到自己的单层房屋。④ 在这场灾难中，阿四的损失总计 ５０
英镑。⑤

之后，沈郭和亚四在格拉夫顿又生下了两个孩子：１８７８年出生的塞缪
尔 （Ｓａｍｕｅｌ）和１８８０年出生的莉齐 （Ｌｉｚｚｉｅ）。⑥ 大约在这时，整个家庭皈
依了基督教。１８７９年１１月１日，年长的４个孩子———莎拉、詹姆斯、托
马斯和塞缪尔———由领班神父格里纳韦 （ＣＣＧｒｅｅｎａｗａｙ）受洗进入英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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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ＧｒａｆｔｏｎＡｒｇｕｓａｎｄＣｌａｒｅｎｃｅＲｉｖ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４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１８７４，ｐ２，ｈｔ
ｔｐ：／／ｎｌａｇｏｖａｕ／ｎｌａ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３５０１９２６４

“ＡｎＥｘＧｒａｆｔｏｎＳｔｕｄｅｎｔ”，Ｃｌａ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ｉｃｈｍｏｎｄＥｘａｍｉｎｅｒ，２４Ａｐｒｉｌ１９１５，ｐ４，ｈｔｔｐ：／／
ｎｌａｇｏｖａｕ／ｎｌａ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６１６４３７８６

“ＭｏｓｔＤｉｓａｓｔｒｏｕｓＦｌｏｏｄｉｎｔｈｅＣｌａｒｅｎｃｅＲｉｖｅｒ”，Ｃｌａ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ｉｃｈｍｏｎｄＥｘａｍｉｎｅｒ，２５Ｊｕｌｙ
１８７６，ｐ２，ｈｔｔｐ：／／ｎｌａｇｏｖａｕ／ｎｌａ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６１９０５８０８另见 “ＳｔｏｒｙｏｆＦｌｏｏｄｓ”，ＤａｉｌｙＥｘａｍｉｎｅｒ
（Ｇｒａｆｔｏｎ），１８Ａｕｇｕｓｔ１９４５，ｐ３，ｈｔｔｐ：／／ｎｌａｇｏｖａｕ／ｎｌａ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９５７４４２０９。

“ＴｓｅＴｓａｎＴａｉ”，ＤａｉｌｙＥｘａｍｉｎｅｒ（Ｇｒａｆｔｏｎ），２４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９３２，ｐ４，ｈｔｔｐ：／／ｎｌａｇｏｖａｕ／
ｎｌａ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９３５５７２６０

“ＤｅｌｕｇｅａｔＧｒａｆｔｏｎ”，ＧｌｅｎＩｎｎｅｓＥｘａｍｉｎｅｒ，２６Ｊｕｌｙ１８７６，ｐ２，ｈｔｔｐ：／／ｎｌａｇｏｖａｕ／
ｎｌａ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１７８２８４８４

ＮＳＷ ＢＤＭ，ｂｉｒｔｈ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ｏｍａｓＡｈＳｅｅ，Ｇｒａｆｔｏｎ，１２１０９／１８７６；ＳａｍｕｅｌＡｈＳｅｅ，
Ｇｒａｆｔｏｎ，１３２５１／１８７８；ＬｉｚｚｉｅＡＨＳＥＥ，Ｇｒａｆｔｏｎ，１４９９５／１８８０



兰教会。后来，沈郭和亚四也接受了洗礼。

１８８０年代早期，这个家庭从格拉夫顿搬到了内陆２００公里的小镇廷加

（Ｔｉｎｇｈａ）。１８８２年３月３０日，沈郭的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名叫玛

丽 （Ｍａｒｙ）的女孩儿出生在此。① 此时沈郭３２岁。玛丽由苏伊太太接生，

她很可能是婚前姓巴特斯比的玛格丽特·苏尼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ＳｕｅｙｎéｅＢａｔｔｅｒｓ

ｂｙ）。② 关于亚四家庭在廷加生活的信息很少，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一份

１８８５年３月造访廷加的报告。作者指出：

我们采访了住在这里的中国女士 （有两位），看到了她的六个孩

子中的两个，其他孩子去了公立学校。我们发现亚四夫人十分好打

交道，她迫切地想告诉我们关于她的家庭的情况，她似乎对自己的

命运颇为满意。我相信她的其中一个儿子是学校里最聪慧的男孩

之一。③

家里的两个孩子可能是５岁的莉齐和３岁的玛丽，那个聪慧的学校男

孩是沈郭的第一个儿子詹姆斯，时年 １３岁。他的中文名是谢缵泰，在

１８９０年代和２０世纪初期，谢缵泰成为中国政治领袖和社会改革者。他还

是１９０３年在香港出版的 《南华早报》 （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ＭｏｒｎｉｎｇＰｏｓｔ）的共同

创立者，并因为绘制了中国第一幅时政漫画而闻名。④

在谢缵泰的众多著作中，有一本１９２４年香港出版的中国革命史，里面

描述了他的家庭背景和他在新南威尔士的早年生活，以及这个家庭最终于

１８８７年回到香港的情况。我们由此知道了沈郭———带着她的家人：３个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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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ＮＳＷ ＢＤＭ，ｂｉｒｔｈ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ｏｍａｓＡｈＳｅｅ，Ｇｒａｆｔｏｎ，１２１０９／１８７６；ＳａｍｕｅｌＡｈＳｅｅ，
Ｇｒａｆｔｏｎ，１３２５１／１８７８；ＬｉｚｚｉｅＡＨＳＥＥ，Ｇｒａｆｔｏｎ，１４９９５／１８８０

“ＳＵＥＹ（ＬＵＭＳＵＥＹ）Ｊａｍｅｓ”，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Ｆｕｔｕｒｅｓ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ｈｔｔｐ：／／ｈｆｒｃｕｎｅｅｄｕａｕ／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ｆｕ
ｔｕｒｅｓ／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７Ｊｕｎｅ２０１７；“Ｏｂｉｔｕａｒｙ”，Ｔｉｎｇｈａ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２６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９２４，ｐ２，ｈｔ
ｔｐ：／／ｎｌａｇｏｖａｕ／ｎｌａ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７６０１０５４８

“Ｎｏｔｅｓｏｎａ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ｏｕｒ”，ＳｙｄｎｅｙＭｏｒｎｉｎｇＨｅｒａｌｄ，２Ｍａｒｃｈ１８８５，ｐ４，ｈｔｔｐ：／／ｎｌａｇｏｖａｕ／
ｎｌａ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３５７６６８９

参见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Ｓｉｎｎ，“ＴｓｅＴｓａｎＴａｉ”，ｉｎＭａｙＨｏｌｄｓｗｏｒｔｈａｎｄ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Ｍｕｎｎ（ｅｄ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ｒｙｏｆ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ＨＫＵ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ＧａｒｙＣｈｅｕｎｇ，“Ｔｈ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ＭｏｒｎｉｎｇＰｏｓｔ”，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ＭｏｒｎｉｎｇＰｏｓｔ，５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ｍｐｃｏｍ／
ｎｅｗｓ／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３２４６０５／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ｓ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ｍｏｒｎｉｎｇｐｏｓｔ。



儿 （５岁、７岁和１７岁）和３个儿子 （９岁、１１岁和１５岁）———离开廷

加于１８８７年５月２０日抵达香港。这个家庭回到香港时受到亚四的 “老朋

友们”的欢迎，据谢缵泰说，他们很快就明白自己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和

陌生的环境中”。虽然谢缵泰的叙述没有提供关于沈郭家返回香港后的更

多生活细节，但确实表明，１９２４年沈郭还在世，仍然是一名基督徒：“至

于我的母亲，”他写道， “她有一颗善良而虔诚的灵魂，如果上帝高兴的

话，她很快就会迎来自己的８０岁生日。”当时，沈郭７３岁，在１９０３年亚

四去世后已经寡居２０多年，住在香港的海旁东 （ＰｒａｙａＥａｓｔ），也就是今天

的湾仔 （ＷａｎＣｈａｉ）。①

结　论

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通过微观历史传记的方式，将性别问题纳入

１９世纪华人向澳大利亚移民的历史中。文中提到的中国妇女在新南威尔

士殖民地的４幅传记式概述包含令人沮丧的缺口断层和许多假设，并且

提出了许多未解答的问题，即便如此，讲述这些故事仍然很重要。在搜

索和编辑她们生活中甚至是零碎的叙事时，我们开始在澳大利亚殖民地

的华人历史中给这些中国女性和其他像她们一样的人以一席之地。澳大

利亚殖民地的华人女性数量少，以及关于她们的资料散乱而残缺，这意

味着在揭示和书写她们的生活时极具挑战性。迄今为止，这些挑战导致

了澳大利亚华人史，乃至１９世纪华人移民的全球史，都缺乏华人女性的

身影。

作为历史学家，当我们试图弥补这种疏漏时，使用女性的名字尤为重

要，因为无论是在我们的史料中还是自身的写作中，如果没有出现女性的

名字，就无法找到更多有关她们的内容。如果我们不再追寻她们的足迹，

不再提出关于她们的问题，回到过去对女性生活的刻板印象，那么这些生

活在１９世纪下半叶、大多数受到中国南方移民影响的妇女———作为移民或

者移民的妻子、母亲和女儿———将一直默默无闻。不过，以具体的人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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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她们的故事，让她们留名史书，我们就能以这种方式有力地将人们从

对她们一无所知，转变为有所认知，同时，我们将继续在各方面揭示出，

女性是１９世纪华人离散社群的全球史的一部分。

（作者凯特·巴格诺尔 ［ＫａｔｅＢａｇｎａｌｌ］，伍伦贡大学人文社

会调查学院研究员；译者龚树川，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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